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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
四
六
年
，
英
國
十
九
世
紀
史
學
家
卡
萊
爾
經
多
年

伏
案
筆
耕
，
終
於
寫
成
《
法
國
大
革
命
史
》
這
部
巨
著
。
當

時
沒
有
電
腦
，
全
由
手
抄
完
成
，
自
然
也
沒
有
﹁備
份
﹂
。

卡
萊
爾
完
稿
後
，
將
手
稿
鄭
重
地
交
給
最
親
密
的
朋
友
米
爾

，
請
他
指
正
。
然
而
命
運
同
他
開
了
一
個
天
大
的
玩
笑
—
—

幾
天
後
，
這
部
珍
貴
的
手
稿
竟
然
被
米
爾
不

識
字
的
女
傭
糊
裡
糊
塗
當
做
廢
紙
扔
進
壁
爐

燒
掉
了
！
更
糟
糕
的
是
，
卡
萊
爾
有
個
習
慣

：
每
寫
完
一
章
，
就
隨
手
將
筆
記
與
草
稿
統

統
撕
碎
遺
棄
。
這
事
對
卡
萊
爾
打
擊
之
巨
大

可
想
而
知
，
懊
喪
不
已
的
米
爾
也
只
能
徒
喚

奈
何
。
但
卡
萊
爾
卻
沒
有
一
蹶
不
振
，
他
對

前
來
道
歉
的
米
爾
說
：
﹁算
了
，
就
當
我
將

一
篇
作
文
交
給
老
師
批
閱
，
老
師
說
：
﹃不

行
，
你
得
重
寫
，
寫
得
更
好
些
﹄
一
樣
！
﹂

第
二
天
，
他
就
重
振
精

神
，
買
來
大
批
紙
張
開

始
重
寫
，
就
這
樣
，
經

過
一
年
的
努
力
，
終
於

再
次
完
成
了
這
部
巨
著

，
而
且
質
量
比
第
一
稿

還
要
好
，
贏
得
了
巨
大
的
聲
譽
，
成
為
卡
萊

爾
一
生
的
巔
峰
之
作
。

人
生
之
旅
，
不
如
意
處
常
八
九
，
挫
折

與
不
幸
總
是
難
免
。
怎
樣
面
對
挫
折
，
給
了

世
人
很
好
的
考
驗
。
《
法
國
大
革
命
史
》
的

死
而
復
生
告
訴
人
們
：
人
生
紛
繁
駁
雜
，
每

個
人
都
可
能
遭
遇
突
如
其
來
的
意
外
打
擊
，

如
何
面
對
不
幸
與
打
擊
，
卻
因
人
而
異
，
人

生
的
成
功
與
否
也
往
往
取
決
於
困
惑
之
際
的

抉
擇
—
—
從
此
一
蹶
不
振
，
人
生
肯
定
失
敗

；
昂
首
重
新
開
始
，
人
生
必
然
精
彩
！
打
倒
一
個
人
的
並
非

意
外
的
災
難
，
而
是
信
念
的
喪
失
！
正
如
美
國
思
想
家
愛
默

生
所
說
：
﹁千
萬
不
要
絕
望
，
即
使
絕
望
了
，
也
要
在
絕
望

中
繼
續
做
下
去
﹂
，
這
才
是
真
正
的
人
生
。

相信很多人都看
過日本電視劇，日本
女人的家庭形象似乎
很深入人心。日本社
會長期存在着 「男主
外、女主內」的性別

分工模式。日本的女人結了婚一般都會辭
去工作在家專心帶孩子，有句話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事有一樁就是娶日本老婆，她們
實在是賢妻良母的典範。也有些人認為，
日本女人受到歧視和壓迫，其實不然，她
們很幸福。

家庭主婦如果放在中國，那就是失業
的代名詞。但是在日本，這個職業是有收
入的，三金由政府全包。男人在外面工作
為了養家，女人在家裡做家務也是工作。
而且這種工作受到像在外工作一樣的待遇
，很有保障。對於日本女人來說，工作和
不工作，收入上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如
果工作的話不但要自己交三金，還要交個
人所得稅，而且政府對家庭主婦的補貼也
沒有了，對養育小孩的另外補貼也丟了，
另外由於妻子不工作老公可以少交的稅也
要重新交了。結果是兩個人工作不一定就
比一個人工作實際可支配收入高。

日本的女人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像奴
僕一般，只不過當家務活變成一種工作的
時候，她們習慣了二十四小時好好侍候她
們的顧客，也就是老公。對於一個日本男
人而言，也需要一個妻子支撐家庭，不然
一個人生活的話交的稅就更多，而且下班
後還要自己照顧自己。娶一個妻子的支出

，從長遠來看，比僱人要便宜得多。所以結婚是非常傳統
也是非常符合國情的。從比較優勢來說，這也是很好的選
擇。男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高，賺的錢也多。女人經過訓練
，做家務的熟練程度也非男人可比。所以大家選擇了擅長
的一面，分工合作。

日本社會有着龐大的專職家庭主婦隊伍，她們除了相
夫教子、操持家務之外，通常還承擔着另一個重要角色，
那就是家庭理財。可以說，日本的巨額民間游資有相當數
量是掌控在家庭主婦手中的。但她們以往的理財方式主要
是儲蓄。日本人向來以愛存錢而名揚海外，日本女性的儲
蓄意識更是冠絕天下，相比之下，投資意識就顯得非常淡
薄。近年來這些狀況已徹底翻轉，愛存款娘子軍搖身變為
日圓利差交易的主力軍，她們不僅會把存款拿出來投資外
幣，甚至敢於借貸日圓來進行套利，以致被投資界冠以
「和服炒手」的名號。如今，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提起
「和服炒手」的資金量和影響力，任誰都不敢小覷。

現在的日本家庭主婦，在兼顧賢妻良母的同時，又在
民間團體、在社區、在日常生活中作為主要參與者和推動
者悄然改變着日本社會。她們的行動和我們通常意義上的
婦女運動有着相同之處。加入生活者運動的婦女們在運動
中發現自我、找回自我，她們已經不僅僅是一名普普通通
的家庭主婦，而是一個獨立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個體，是女
性、消費者、生活者、居民和市民。身為家庭主婦的會員
們聚在一起學習、勞動、思考和參與各項活動，思維和視
角變得開闊。她們雖然身為家庭主婦，但已超越了傳統意
義的家庭主婦，而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有社會責任感的、
奉獻社會的女性市民。

柳
木
下
（
一
九
一
四
至
一
九
九
八
）

是
香
港
一
九
三
○
及
四
○
年
代
很
重
要
的

詩
人
，
從
一
九
三
五
在
《
紅
豆
》
上
發
表

《
我
‧
大
衣
》
，
到
一
九
六
六
《
文
藝
伴

侶
》
上
的
詩
作
，
柳
木
下
詩
齡
三
十
多
年

，
寫
過
的
詩
不
少
，
但
只
為
我
們
留
下
薄

薄
的
一
冊
，
僅
收
創
作
五
十
首
的
《
海
天
集
》
（
香
港
上
海
書

局
，
一
九
五
七
）
。
柳
木
下
在
《
後
記
》
中
說
：
這
些
詩
，
其

中
有
大
部
分
都
是
在
寓
居
香
港
時
寫
的
，
而
香
港
的
碧
海
和
青

空
，
在
某
一
個
時
期
，
曾
經
是
我
的
寂
寞
的
伴
侶
，
故
姑
名
之

為
《
海
天
集
》
，
聊
以
紀
念
香
港
，
及
個
人
生
活
上
的
若
干
遭

遇
。

柳
木
下
是
我
遇
到
過
最
潦
倒
的
詩
人
，
每
次
讀
他
的
詩
，

詩
人
傴
僂
着
背
，
提
着
小
布
包
，
蹣
跚
離
去
的
背
影
，
總
勾
起

我
陣
陣
心
酸
。
詩
人
熱
愛
香
港
的
海
天
，
願
他
的
靈
魂
飄
浮
在

這
漂
亮
的
詩
境
，
永
不
離
開
。

近
年
方
寬
烈
、
羅
琅
、
小
思
、
鄭
樹
森
、
葉
輝
、
陳
智
德

都
寫
過
柳
木
下
，
分
析
過
他
的
創
作
：
抗
戰
意
識
、
城
市
感
、

嘲
諷
對
比
，
各
有
所
愛
，
我
卻
特
別
欣
賞
他
的
《
渡
頭
》
（
其

二
）
：船

篙
拔
起
，
／
親
人
就
得
分
離
，
／
願
你
們
去
，
／
我
留

守
在
這
裡
。

竹
林
，
桑
野
，
／
阡
陌
，
人
居
，
／
我
們
的
愛
，
深
藏
在

土
裡
。對

故
土
的
愛
埋
在
土
裡
，
也
埋
在
詩
人
的
腦
裡
，
形
象
優

美
而
具
立
體
感
，
是
柳
木
下
詩
的
特
色
之
一
。

來到人稱風下之鄉的東馬沙巴
，走向可可與油棕業，讓我的接觸
面突然展開，因此有機會學到多樣
化應對各種野獸的方法──無論是
大象、野豬、刺猬……都顯出種植
人具有高度的應變能耐，同時更發

揮了人類的智慧。
有些野獸，不但摧毀油棕幼苗，更喜歡把油棕果

實當餐；幸虧吃棕果的野獸一般都沒有爬樹的本領，
油棕長高了就吃不到棕果。

長期為害油棕的以山鼠最為猖狂。山鼠不只啃吃
油棕幼苗，把苗圃的幼苗當餐，成熟的棕果也是牠們
飢餓時瞄準的目標。最要命的是，牠們有鑽洞和攀高
的本領。吊在二十多呎高樹上的棕果，山鼠一樣可以
悠閑地當為食物。

比起大象和野豬，山鼠的食量當然不大。可是，
牠們的數量多，原始森林裡，漫山遍野都有牠們的蹤

影；同時由於身形小，要捕滅槍殺不容易，所以鼠害
成為耕農頭痛的大問題。

不知是哪一位善動腦筋的人士，利用 「一物治一
物」的原理，把貓頭鷹 「請」到油棕園，把牠們當作
得力的助手，從事捕滅山鼠的工作。

「一物治一物」，本來不算什麼新鮮事，我曾經
在一間大米窖的穀倉裡見過蠕動的大蟒蛇，是米窖主
人飼養的。但想到利用貓頭鷹，卻頗有創意，因為普
通的貓頭鷹偏吃蛇蟲，只有Barn Owl專吃老鼠，對蛇
類完全沒有胃口。

這種被馬來同胞稱為 「鬼鳥」（Burung Hantu）
的貓頭鷹，想不到卻在油棕園發揮了強大的作用。因
此，油棕園一到樹大果熟，便開始飼養Barn Owl。蛇
也是滅鼠助手，因此只有專吃鼠不吃蛇的貓頭鷹成為
油棕園的寵物。

所以，走進廣闊的油棕園，遠遠地會看見高高豎
起的鳥屋，類似我們經常見到的鴿子屋。貓頭鷹屬於

晝伏夜出的飛禽，一到日落天黑，貓頭鷹即飛出活動
，尋找獵物。

Barn Owl的頭部最奇特，圓圓的猶如一顆蘋果，
那對眼睛明亮而有神，喙雖短但非常尖銳，加上那雙
老鷹一般的利爪，趁黑夜出來覬覦棕果的山鼠，遇見
這種貓頭鷹，就像野兔遇到老鷹一樣，難逃劫數。

這種貓頭鷹身形瘦小，翅膀寬大，所以飛躍衝刺
力度大，快速而準確，對山鼠的殺傷力非常大。

可惜，風之鄉的東馬不產這種貓頭鷹，所以
Barn Owl都從馬來半島入口。現在，在油棕園不斷培
養繁殖下，數量已增多了。Barn Owl通常要雌雄成對
飼養，雙棲雙宿才會在鳥屋住得久；否則，單隻一屋
往往不久就消逝蹤影。

在精心飼養下，貓頭鷹已成為山鼠的剋星。
利用水牛運輸油棕，利用貓頭鷹撲滅山鼠，耕農

都發揮了對自然生態的智慧與力量。
（寄自馬來西亞）

八十年代中期，一
位滿頭華髮的老人，在
上海寫了一篇文章遙寄
大洋彼岸的張愛玲，向
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願
，親切的問候。這位已

逾古稀的老人回憶起一九四三年初次見到
張愛玲的情景仍恍若昨日的經歷，記憶猶
新。

「那大概是七月裡的一天，張愛玲穿
着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
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着一個報紙
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隨
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
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
卻很愉快。」

當時老人在上海編輯《萬象》雜誌。
雜誌的編輯部設在福州路晝錦里附近的一
個小弄堂裡，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樓
下是店堂，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裡。當
時上海的文化，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類
屋簷下產生的。而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
裡，他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
作家。

這位老人就是作家柯靈。後來他們又
多次見面，歲月已經過去了幾十年，老人
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每次張愛玲不同的服
飾，甚至是細節。

上海 「孤島」時期， 「張愛玲已經成
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
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
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級的寬身大袖，
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
有一朵舒捲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
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一九五○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
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 「季節
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裡，記不清是
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
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
蘇東坡詞句， 『高處不勝寒』 。」 張愛玲
的旗袍顯然留給柯靈極深的印象。如今她
留給觀眾的深刻印象，不也就是一個裹挾
在上海旗袍中的多情善感的女子嗎？後來
沒多久，張愛玲就去了香港。

用今天的話來講，柯靈曾經對張愛玲
有知遇之恩，一九四四年秋，張愛玲把小
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請柯靈
提意見。後來柯靈還為劇本上演，在多家
劇團間奔走了一番。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
戲院上演了，導演是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
之一朱端鈞。

柯靈文章裡提到的朱端鈞建國後是上
海戲劇學院的副院長。他堪稱中國話劇的
開拓者，一生執導了九十多部話劇，其中
包括了他所經歷的年代中中國所有著名劇
作家的作品。我還記得一九七六年北京舉
行毛澤東主席遺體告別儀式時，因為我家
有一台九英寸的凱歌黑白電視機，住在樓
下的朱端鈞上樓來看電視，邂逅了特地步
行了二十分鐘也來看電視的柯靈。兩位熟
人卻只是簡單地點點頭，整整兩個多小時
連些許的寒暄都沒有。當時兩人都從牛棚
裡放出來不久，尚未獲得平反，還都是戴
罪之身，恐怕不便多言。

朱端鈞住在公寓的一樓，他家的陽台
上種了不少盆景，時常看見他在陽台上澆
花，有時又通過陽台到公寓的大花園裡散
步。作為一位中國戲劇界著名的導演，朱
端鈞性格內斂溫和，他行走不便，有一次
我陪他去學院劇場看學生的演出，他拄着
拐杖，說話輕聲細語，頗具仙風道骨。博
學的他守護着一個傳統的婚姻，他的伴侶
是一位沒有文化的傳統中國婦女，為他養
育多個兒女。我還記得朱端鈞的死是那麼
令人措手不及，一九七八年的秋天， 「文
革」結束才兩年，他在住家對面的戲劇學
院排練場裡，為上戲表演系的教師執導復
排話劇《雷雨》。排完戲演員們尚未離開
，他率先走出排練場，突然倒地。送到醫
院終告不治。他死於心血管破裂。那時他
已七十高齡，《雷雨》是他 「文革」後復
出排的第一齣戲。他曾說： 「今後我死也
要死在排演場。」最終如願以償。

在《小團圓》中，張愛玲曾經描寫了
這樣一個場景：邵之雍（以胡蘭成為原型）
過境上海，到九莉家去，坐到客廳裡，正
巧燕山（以桑弧為原型）打電話來，九莉
裝作若無其事地去接，不想讓之雍知道她
同燕山的事。張愛玲這樣寫九莉當時的心
情： 「她頓時耳邊轟隆轟隆，像兩簇星球
擦身而過的大的噪音。她的兩個世界要相
撞了。」 那時的張愛玲一個人沉在兩個情
感世界中，左右為難。

桑弧是通過柯靈認識張愛玲的，如果
說柯靈是知遇，那麼桑弧就是名副其實的
推手了。抗戰勝利，戀人胡蘭成背着漢奸
的罪名逃到溫州避難，張愛玲也受牽連。
在當時的上海，輿論對張愛玲很不利，她
被左翼文人視為文化漢奸，處境艱難。在
無奈的沉寂中，桑弧邀請她改編作品無疑
重新點燃了張愛玲的創作慾望。

張愛玲與桑弧合作的第一部電影是
《不了情》。張愛玲只用了兩個月就寫完

了。影片上映後轟動一時。桑弧趁熱打鐵
，又讓張愛玲寫了部劇本《太太萬歲》。
電影上映後也轟動一時。兩部成功的電影
，把張愛玲的影響力從文學領域，擴展到
更大的範圍。這兩次成功的合作令張愛玲
在都市文化氛圍中的窘境大為改觀，也改
善了她的經濟生活。他們在創作中建立的
友誼，後來曾發展成愛情。可惜好景不長
，由於個性和家庭的原因他們分手了。

桑弧建國後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做導演
，擅長拍攝文學作品改編的作品， 「文革
」前他曾拍攝過根據魯迅小說改編的《祝
福》以及中國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
與祝英台》。 「文革」後，他還拍攝了根
據茅盾著名小說改編的《子夜》。影片拍
攝時為了幫助年輕的演員熟悉了解十里洋
場上海的歷史習俗，桑弧特地請來了老演
員孫景璐到場為年輕演員輔導。那時我還
在上大學，通過劇作家于伶的安排，帶着
同學去攝影棚參觀，我看見溫文爾雅的桑
弧坐在現場，氣定神閒，安安靜靜地指揮
着拍攝，凸顯出著名導演的風采。那天拍
攝的是上海證券交易所裡股市狂瀉的一幕
，只聽得副導演一聲令下，攝影棚裡的一
個個股民像吃了興奮劑似的躁動起來，狂
嘯不已。不過《子夜》並沒有像《祝福》
那麼成功，當時男主角挑選了擅長出演農
民和共產黨幹部的著名演員李仁堂出演上
海的民族資本家吳蓀甫，似乎是一個失策
。

「文革」以後，柯靈在散文的寫作上
大大突破，達到了一個高峰。柯靈以精雕
細琢的態度來鍛文煉句，文字精緻清雅。
幾乎每寫一個句子，都有千錘百煉之功，
他自稱文字生涯為 「煮字」為 「墨磨人」
。他把寫好一篇文章當作生命中最重要的
事情。他起草文章後會在案頭上放上一段
不短的時間，然後反覆地琢磨。年輕時向
他求教時曾聽過他的諄諄教誨： 「寫文章
要厚積薄發，泛泛而寫不好。」 柯靈的家
住在上海西區復興西路上的一棟西式小洋
樓裡，門前寬闊的街道上長着遮天蔽日的
法國梧桐樹。柯靈時常會在苦思冥想的時
候，走出家門，在幽靜的路上躑躅踱步。

晚年的柯靈，也曾有過宏大的構想，
希望創作一部關於上海百年的歷史小說，
也寫作和發表過一些章節，但最終未能完
成。但他寫了不少回憶往事的文章，《遙
寄張愛玲》是其中著名的一篇。比起他對
張愛玲的那份感情，對於其他人他的文字
要吝嗇得多，對於一些建國以前的恩怨，
他的文字並不豁達。

老作家夏衍一九四九年後曾經想邀請
張愛玲到他領導的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當
編劇，但因為有人反對而擱置。不過對於
張愛玲來說，去亦難，留亦難。擅長於描
寫上海弄堂房子裡家長里短，男男女女的
張愛玲，要改變風格，去描寫新中國的工
農兵生活談何容易，除非她真的得了孫悟
空的變身法寶，能夠脫胎換骨。之後她去
了香港，又去美國。似乎上海是她創作的
源泉，她成名於上海 「孤島」時期，那一
個畸形的城市環境和文化氛圍。她在那裡
如魚得水，揮灑自如。可是離開了上海，
她的作品少了，即便有也盡失往日的光彩
。就像一朵被拔離沃土的燦爛玫瑰，她漸
漸凋謝。

柯靈的文章恐怕張愛玲並沒有看到，
因此他傳出去的問候未能環繞回來連接成
一個圓滿的迴圈，張愛玲那方面沒有反應
。晚年的張愛玲獨居在洛杉磯市區的老人
公寓裡，一九九五年逝世後數日才被人發
現，走得未免孤單。人生時常呈現滑稽的
結局，若是張愛玲留在大陸，經歷頻繁的
政治運動，就衝着她和漢奸文人胡蘭成曾
經的戀情，恐怕性命都難保。她的同時代
人柯靈、桑弧和朱端鈞等在 「文革」年代
經歷了煉獄般的磨難，倖存下來，晚年亦
老樹發華枝，創作出名篇佳作。他們在自
己熱愛的事業中完成了人生的謝幕。或許
這是人生不同的抉擇所帶來的不同的命運
。孰幸孰哀，一語難言。

八十年代末，我就職的上影文學部曾
有一位年輕編劇和我商議改編拍攝張愛玲
的作品，可是後來也未能實現。如果當時
我們的前輩柯靈、桑弧聽到這樣的建議，
恐會覺得是時光倒流。又過了十年，張愛
玲的作品卻真正的在華人的世界裡輝煌地
凱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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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暑佳餚西瓜盅 劉開生

演員與票友，有着密切的關係。戲
曲要想振興，要想繁榮，就只有依靠廣
大的戲迷來支持，來捧場。這就像歌星
所以能夠走紅，就是依靠那些如痴如醉
的少男少女的 「發燒友」，以及那些瘋
狂迷戀的形形色色的 「追星族」，這樣

，方能將娛樂圈搞得如火如荼。否則的話，票價又怎會猛
漲？身價又怎會倍增？所以說，戲曲想在文化市場佔有一
席之地，必須培養自己的知音，要將廣大的票友，組織、
發動起來，要有自己的 「發燒友」。

過去的票友，業餘時間，登台客串演出，稱為 「玩票
」。所謂 「玩」，就是娛樂，是自娛娛人。既是 「玩」，
自然要花代價。那時候，票友唱戲，非但自己得不到一點
報酬，反過來還要給陪他 「玩」的配角、樂隊以及後台工
作人員，支付高額酬金，當年，名票張伯駒演出《空城計》
，請了楊小樓、余叔岩、王鳳卿、程繼先等名角替他配戲
，那可都是花了高價的。因為，專業演員就是以戲謀生。
按勞取酬，理所當然。何況，為票友配戲，自跌身份，不
付報酬當然是不合理的。再說，演員演出，票友買票捧場
，那更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演員上台演戲，付出艱辛勞動
，那有看戲不買票之理？越是好朋友，越是應該要買票看
戲。捧場不花錢，那就不是捧場了。我們看到，大陸演員
到台灣去演出，台灣的票友都樂於花錢買票，為自己喜歡
的演員捧場。如果演員贈票給他們，他們反而認為這是輕
視或小覷了他們，是不給他們 「面子」。

可是，在大陸卻不是如此。演員演出已習慣於贈票。
各級政府部門的官員要贈票，內行專家與同行要贈票，連
喜歡看你戲的票友也要贈票。這樣一來，演出的價值就大
為遜色。反正票子不是花錢買來的，高興便去，不高興就
不去。因此，每次演出，前排最好的首長席，常常都是空
座，或者就是首長家裡的保姆等不相干的人員所坐。再說
，喜歡看戲的票友不買票，關心戲曲的專家、親友不買票
，那麼，劇場裡的戲票又向哪裡推銷？難怪現在的戲曲劇
場，總是冷冷清清、門可羅雀了。

由此可見，大陸的戲曲界應當及早改變觀念，一切從
實際出發，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則，今後演出，不再贈票。
而真正愛戲的票友，也應該花錢買票捧場。包括各界領導
與內行、專家們，都要尊重演員的勞動，自掏腰包，買票
看戲。

演員與票友
鄧小秋

驚世駭俗張愛玲


